
一
、
智
救
養
馬
人 

 
 

春
秋
時
代
，
齊
國
國
君
齊
景
公
非
常
喜
愛
養
馬
。
有
一
天
，
他
最
喜
愛
的
一
匹
突
然
病
死
了
。

景
公
十
分
難
過
，
認
為
養
馬
人
沒
有
把
馬
照
顧
好
，
便
把
怒
氣
出
在
養
馬
人
身
上
，
準
備
處
死
養
馬

人
。 

 
 

為
了
一
匹
馬
，
處
死
一
個
人
？
朝
廷
上
的
大
臣
都
覺
得
不
妥
，
不
過
他
們
知
道
景
公
正
在
氣
頭

上
，
因
此
不
敢
上
前
進
諫
，
個
個
面
面
相
覷
，
不
知
如
何
是
好
。
晏
子
看
到
了
這
個
情
形
，
靈
機
一

動
，
連
忙
上
前
說
道
：
「
主
公
！
這
養
馬
人
犯
了
三
條
大
罪
，
還
不
知
道
為
什
麼
大
禍
臨
頭
。
不
如
讓

我
來
說
清
楚
，
免
得
他
死
得
不
明
不
白
。
」 

 
 

景
公
同
意
了
，
晏
子
便
指
著
臉
色
發
白
的
養
馬
人
，
說
：
「
主
公
派
你
養
馬
，
你
不
但
沒
把
工
作

做
好
，
還
讓
主
公
失
去
最
心
愛
的
馬
，
這
是
你
的
第
一
條
死
罪
。
你
讓
主
公
為
了
馬
的
緣
故
去
殺

人
，
消
息
傳
出
去
以
後
，
全
國
的
百
姓
一
定
會
認
為
主
公
只
愛
馬
不
愛
人
，
使
主
公
失
去
百
姓
的
信

任
，
這
是
你
的
第
二
條
死
罪
。
別
國
的
國
君
聽
到
了
，
也
一
定
會
看
不
起
主
公
，
認
為
主
公
不
行
仁

政
，
認
為
在
齊
國
人
不
如
馬
，
這
是
你
的
第
三
條
死
罪
。
」 

 
 

養
馬
人
聽
了
，
嚇
得
全
身
發
軟
。
晏
子
拿
著
刀
，
抵
著
他
的
脖
子
，
說
：
「
為
了
你
一
個
人
，
使

全
國
百
姓
蒙
羞
，
使
主
公
名
譽
掃
地
。
你
說
，
能
免
除
你
的
死
罪
嗎
？
現
在
就
讓
我
來
處
死
你

吧
！
」 

 
 

齊
景
公
聽
了
晏
子
的
話
，
才
恍
然
大
悟
。
他
沒
想
到
殺
了
一
個
養
馬
的
人
，
竟
然
會
引
來
這
麼

可
怕
的
後
果
。
他
不
禁
嚇
出
一
身
冷
汗
：
「
放
了
他
吧
！
放
了
他
吧
！
不
要
害
我
變
成
一
個
不
懂
仁
義

的
國
君
。
」 

 
 

晏
子
臨
機
應
變
，
應
用
委
婉
勸
諫
的
說
話
技
巧
，
救
了
養
馬
人
一
命
，
也
幫
助
景
公
免
於
犯

錯
。
景
公
有
雅
量
，
能
接
納
諫
言
，
在
晏
子
的
協
助
下
，
為
人
民
造
了
很
多
福
祉
，
是
春
秋
時
期
有

名
的
國
君
。 

 
 

晏
子
勇
敢
機
智
，
一
生
面
對
許
多
危
險
的
場
面
，
都
能
想
辦
法
解
決
，
在
歷
史
上
留
下
許
多
充

滿
智
慧
、
令
人
難
忘
的
故
事
。 

   



 

二
、
迎
向
挑
戰 

 
 

大
自
然
孕
育
著
千
千
萬
萬
的
生
命
，
卻
也
考
驗
著
生
物
的
生
存
和
發
展
。
能
夠
通
過
考
驗
的
，

可
以
生
生
不
息
，
繁
衍
後
代
，
否
則
就
會
成
為
被
淘
汰
的
一
群
。 

 
 

看
看
野
草
吧
！
野
草
的
生
命
力
何
等
堅
韌
，
處
處
都
可
以
看
見
它
們
的
蹤
跡
。
即
使
在
堅
硬
的

山
壁
、
陰
暗
的
牆
角
，
只
要
有
一
點
點
縫
隙
，
就
可
以
看
見
它
們
努
力
的
迎
向
陽
光
，
勇
敢
的
發

芽
、
滋
長
。
「
野
火
燒
不
盡
，
春
風
吹
又
生
」
，
其
實
就
是
小
草
生
命
最
真
實
的
寫
照
。 

 
 

反
觀
生
長
在
溫
室
裡
的
花
朵
，
天
氣
太
冷
會
凍
死
，
天
氣
太
熱
會
凋
萎
；
水
太
少
會
枯
死
，
水

太
多
會
腐
爛
。
它
們
在
舒
適
的
環
境
下
成
長
，
處
處
都
要
仰
賴
人
的
呵
護
照
顧
，
一
旦
離
開
舒
適
的

環
境
，
自
然
就
無
法
適
應
，
完
全
喪
失
了
接
受
挑
戰
生
存
的
能
力
。 

 
 

人
在
成
長
的
過
程
中
，
其
實
也
和
大
自
然
的
生
物
一
樣
，
常
會
遇
到
打
擊
與
挫
敗
，
這
個
時

候
，
你
能
像
野
草
一
樣
堅
韌
嗎
？
如
果
你
灰
心
喪
志
，
退
縮
逃
避
，
那
麼
你
就
像
溫
室
裡
的
花
朵
一

樣
脆
弱
，
無
法
面
對
生
命
中
的
風
雨
；
如
果
你
咬
緊
牙
關
，
迎
向
挑
戰
，
你
才
可
能
像
小
草
一
樣
，

到
處
繁
衍
，
欣
欣
向
榮
。 

 
 

生
命
中
的
每
一
場
風
霜
雨
雪
，
都
能
磨
練
我
們
的
筋
骨
，
鍛
鍊
我
們
的
意
志
，
即
使
失
敗
了
，

也
要
記
取
寶
貴
的
經
驗
，
勇
敢
的
站
起
來
，
重
新
出
發
。
古
人
說
：
「
不
經
一
番
寒
徹
骨
，
哪
得
梅
花

撲
鼻
香
。
」
梅
花
在
寒
冬
裡
，
越
冷
越
開
花
，
散
發
芬
芳
；
我
們
要
像
梅
花
一
樣
愈
挫
愈
勇
，
在
艱

苦
的
環
境
中
，
綻
放
生
命
的
光
芒
。 

       



三
、
大
自
然
的
聲
音 

 
 

這
個
世
界
充
滿
了
聲
音
，
只
要
我
們
靜
下
心
來
，
用
心
的
聽
，
我
們
會
聽
到
許
多
美
好
的
聲

音
，
就
像
好
聽
的
音
樂
一
樣
，
會
帶
給
我
們
平
靜
愉
快
的
心
情
。 

風
，
是
大
自
然
的
音
樂
家
，
他
會
在
森
林
裡
演
奏
他
的
手
風
琴
。
當
他
翻
動
樹
葉
，
樹
葉
便
像

歌
手
一
樣
，
鼓
動
他
們
的
舌
頭
，
唱
出
各
種
不
同
的
歌
曲
。
不
同
的
樹
葉
，
有
不
一
樣
的
聲
音
；
不

一
樣
的
季
節
，
有
不
一
樣
的
音
樂
。
當
微
風
吹
起
，
那
聲
音
輕
輕
柔
柔
的
，
好
像
呢
喃
細
語
，
令
人

感
受
到
大
自
然
的
溫
柔
；
當
狂
風
吹
起
，
整
座
森
林
都
激
動
起
來
，
一
起
合
奏
一
首
雄
壯
的
歌
，
那

聲
音
充
滿
力
量
，
令
人
感
受
到
大
自
然
的
威
力
。 

水
，
也
是
大
自
然
的
音
樂
家
。
下
雨
的
時
候
，
喜
歡
玩
打
擊
樂
器
。
當
小
雨
滴
敲
敲
打
打
起

來
，
一
場
熱
鬧
的
音
樂
會
便
開
始
了
。
滴
滴
答
答…

…

叮
叮
咚
咚…

…
.

，
所
有
的
樹
林
，
樹
林
裡
的

每
一
片
樹
葉
；
所
有
的
房
子
，
房
子
的
屋
頂
和
窗
戶
，
都
發
出
不
同
的
聲
音
。
當
小
雨
滴
匯
聚
起

來
，
他
們
便
一
起
唱
著
歌
：
小
溪
淙
淙
的
流
向
河
流
，
河
流
潺
潺
的
流
向
大
海
，
大
海
嘩
啦
啦
的
洶

湧
澎
湃
。
從
一
首
輕
快
的
山
中
小
曲
，
唱
到
波
瀾
壯
闊
的
海
洋
大
合
唱
。 

許
多
小
動
物
、
小
昆
蟲
都
是
大
自
然
的
歌
手
。
在
住
家
附
近
的
小
公
園
裡
，
聽
聽
樹
上
吱
吱
喳

喳
的
鳥
叫
；
坐
在
一
棵
樹
下
，
聽
聽
唧
哩
哩
唧
哩
哩
的
蟲
鳴
；
在
水
塘
邊
散
步
，
聽
聽
嘓
嘓
嘓
的
蛙

唱
。
你
知
道
他
們
唱
的
是
什
麼
嗎
？
他
們
的
歌
聲
好
像
告
訴
我
們
：
「
我
在
唱
歌
，
我
很
快
樂
！
」 

這
個
世
界
充
滿
了
聲
音
，
只
要
我
們
細
心
的
聽
，
靜
靜
的
聽
，
就
可
以
聽
到
美
妙
的
音
樂
。
所

以
，
當
我
們
迎
著
朝
陽
上
學
，
在
公
園
裡
散
步
，
去
海
邊
看
風
景
，
一
陣
陣
的
風
，
一
波
波
的
水
，

還
有
草
叢
裡
的
小
昆
蟲
，
樹
林
裡
的
小
鳥
，
都
會
為
我
們
演
奏
最
好
聽
的
音
樂
，
可
別
忘
了
好
好
的

欣
賞
呵
！ 

        



四
、
永
遠
的
星
星 

那
一
年
夏
天
，
爸
爸
調
職
，
我
們
跟
著
搬
到
北
投
。
新
家
在
郊
區
，
附
近
有
一
條
潺
潺
的
小

溪
，
仰
頭
可
以
看
見
美
麗
的
觀
音
山
。
屋
後
那
一
大
片
綠
油
油
的
草
地
，
最
是
迷
人
了
，
我
們
經
常

在
如
茵
的
草
地
上
嬉
戲
，
追
逐
蚱
蜢
、
蝴
蝶
，
傾
聽
蟲
鳴
和
鳥
唱
。 

印
象
中
，
最
快
樂
的
時
光
是
夜
晚
，
在
草
地
上
或
坐
或
躺
，
看
滿
天
星
斗
，
聽
爸
爸
說
他
童
年

的
故
事
。
有
一
個
雨
過
天
青
的
夜
晚
，
天
上
的
星
星
像
用
水
洗
過
似
的
，
變
得
更
多
、
更
亮
。
廣
闊

的
夜
空
，
像
一
片
布
幔
綴
著
無
數
的
亮
片
。
當
我
看
著
那
顆
最
大
、
最
亮
的
「
啟
明
星
」
，
好
想
伸
手

把
它
摘
下
來
，
做
成
元
宵
節
的
小
燈
籠
。
當
我
正
沉
醉
在
星
空
下
時
，
爸
爸
親
暱
的
問
：
「
你
知
道
北

斗
七
星
在
哪
兒
嗎
？
」 

我
抬
頭
問
：
「
在
哪
兒
？
」
爸
爸
指
著
天
上
說
：
「
你
看
，
天
上
那
排
成
勺
子
形
狀
的
，
就
是
北

斗
七
星
。
」 

我
順
著
爸
爸
手
指
著
的
方
向
，
在
密
密
麻
麻
的
星
群
中
尋
找
，
終
於
找
到
那
七
顆
星
，
樣
子
就

像
正
在
舀
水
的
勺
子
。
我
問
爸
爸
：
「
那
勺
子
可
以
舀
水
嗎
？
」 

爸
爸
拉
著
我
的
手
告
訴
我
，
傳
說
北
斗
七
星
是
天
神
的
勺
子
，
每
天
晚
上
天
神
會
到
銀
河
來
舀

水
，
那
銀
河
的
水
可
以
洗
滌
一
切
煩
惱
。
當
你
心
情
不
好
的
時
候
，
只
要
靜
靜
的
看
著
北
斗
七
星
，

那
天
上
的
水
會
清
洗
憂
傷
的
心
靈
，
一
切
不
愉
快
的
事
情
就
會
消
失
。 

後
來
，
我
長
大
了
，
爸
爸
離
開
人
世
，
再
也
無
法
和
我
坐
在
一
起
看
星
星
了
。
每
當
心
情
不
好

的
晚
上
，
夜
深
人
靜
，
仰
望
燦
爛
的
星
空
，
看
著
北
斗
七
星
，
想
到
爸
爸
的
話
，
就
好
像
看
到
了
爸

爸
。
慢
慢
的
，
我
就
忘
記
心
中
的
煩
惱
。
北
斗
七
星
就
像
永
遠
陪
著
我
的
爸
爸
，
在
我
的
心
中
，
爸

爸
是
我
永
遠
的
星
星
。 

     



五
、
叢
林
醫
生
史
懷
哲 

史
懷
哲
是
德
國
的
後
裔
，
出
生
在
法
國
。
他
從
小
就
很
有
同
情
心
，
也
喜
歡
幫
助
別
人
。
他
在

大
學
求
學
時
，
看
了
一
篇
關
於
非
洲
的
報
導
，
知
道
當
地
非
常
缺
乏
醫
療
資
源
，
便
決
心
要
當
個
醫

生
，
以
實
際
行
動
幫
助
有
需
要
的
人
。
三
十
七
歲
取
得
醫
生
資
格
不
久
，
就
趕
往
中
非
的
蘭
巴
倫
行

醫
。 

當
時
非
洲
大
陸
一
片
蠻
荒
，
除
了
毒
蛇
猛
獸
，
還
有
各
種
可
怕
的
傳
染
病
。
史
懷
哲
不
畏
辛

勞
，
動
手
把
一
間
老
舊
的
雞
舍
改
為
診
療
間
。
雖
然
設
備
十
分
簡
單
，
但
是
他
很
高
興
的
說
：
「
我
的

病
人
終
於
有
地
方
可
以
遮
陽
避
雨
了
！
」 

史
懷
哲
心
想
：
要
改
善
當
地
的
醫
療
環
境
，
一
定
要
興
建
醫
院
。
但
是
當
地
居
民
生
活
散
漫
，

總
是
把
收
入
花
費
在
煙
酒
上
。
他
們
還
常
常
「
順
手
牽
羊
」
，
把
看
上
的
東
西
拿
走
。
史
懷
哲
身
兼
數

職
，
一
方
面
得
充
當
建
築
師
，
監
督
醫
院
的
工
程
進
度
；
另
一
方
面
還
得
當
老
師
，
教
導
他
們
正
確

的
生
活
觀
念
。
經
過
千
辛
萬
苦
，
醫
院
終
於
落
成
了
。 

在
醫
院
裡
，
史
懷
哲
完
成
了
第
一
個
外
科
大
手
術
。
病
人
在
清
醒
之
後
，
眼
神
充
滿
著
疑
惑
與

感
激│

他
本
以
為
自
己
一
定
會
和
別
人
一
樣
，
只
能
在
劇
烈
的
腹
痛
中
等
待
死
神
的
到
來
。
當
病
人

確
知
自
己
真
的
逃
過
一
死
後
，
緊
緊
的
握
住
史
懷
哲
的
手
，
又
激
動
又
感
謝
。
就
這
樣
，
史
懷
哲
在

鬼
門
關
前
救
回
了
無
數
生
命
，
他
的
仁
心
仁
術
，
因
此
傳
遍
了
整
個
非
洲
。 

史
懷
哲
將
一
生
奉
獻
給
非
洲
，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時
，
還
被
關
進
了
法
國
的
戰
俘
營
，
一
度
身

染
重
病
，
但
他
還
是
念
念
不
忘
他
的
病
人
，
戰
爭
結
束
後
，
又
返
回
蘭
巴
倫
繼
續
工
作
。
史
懷
哲
發

現
：
戰
爭
遠
比
疾
病
來
得
可
怕
。
所
以
只
要
有
機
會
，
他
就
四
處
演
講
，
除
了
幫
醫
院
募
款
，
也
倡

導
和
平
與
尊
重
生
命
的
理
念
。
這
種
崇
高
的
博
愛
情
懷
，
讓
他
在
西
元
一
九
五
三
年
獲
頒
諾
貝
爾
和

平
獎
，
受
到
世
人
的
推
崇
與
肯
定
。 


